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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
司制作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
宝藏》第二季正在热播，该节目
融合应用纪录片和综艺节目两
种创作手法，以文化的内核、综
艺的外壳，创造一种全新的表
达方式，把一件件古老的文物
点活，通过讲述国宝背后的故
事，再加上当红影视明星加盟，
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从《国
家宝藏》受观众追捧，到众多博
物馆文创产品热销，无一不说
明只有让文物“活”起来才能成
为真正的“国家宝藏”。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
里，几千年的历史文物一直是
静默在祖国的各个角落，它们
有的岌岌可危，有的颓然倒塌，
有的隐于深山，离百姓生活比
较遥远。作为收藏历史文物的
博物馆，也多是把这些宝贝们
深藏“闺阁”，远离大众生活。
即便有文物展览，也多是一些
艰涩难懂的历史知识介绍、教
条式的讲解说明，难以让普通
大众真正走近。然而，据统计，
我国有不可移动文物 76.7 万
处、国有可移动文物 1.08 亿件

（套），拥有各种类型的博物馆
5000余家。如此丰厚的历史文
化资源“养在深闺人未识”。如
何让那些沉睡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活”起来，成为当下迫在眉
睫的研究课题。因为，只有让
文物“活”了，走进当代民众的
生活，使文物保护利用变成社
会共识，才能更好地让五千年
灿烂的中华文化转变为全民族
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让文物“活”起来，就要唤
醒历史，还原沉淀在文物上的
文化信息。近年来，《国家宝
藏》《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
宫修文物》等文创类节目层出
不穷，它们讲述文物背后的历
史故事和价值理念，被越来越
多观众喜爱，有力引导了公众
对高雅文化的追求。除了主流
媒体的宣传引导外，还出现了
一些新媒体宣传形式，让文物
从沉睡中醒来。比如 2018 年
抖音联合七大博物馆制作的

《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H5 刷
爆朋友圈。在该视频中，人面
青铜鼎开口说话，文物戏精扭
起千年拍灰舞。借力网络技
术，古板的文物变成了可感可
知的光影故事，无疑为传统文
化与时代精神找到了契合点，
也必然能够得到人们的喜爱。

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
也在不断转变自己的角色。只
有实现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让文
物 真 正 活 在 当 下 。 2016 年 ，

《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的
出台，推动了博物馆文创的进
一步发展。各大博物馆面向自
身，不断深入挖掘文物藏品的
文化内涵，让文化遗产资源在
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精神需
求，纷纷推出符合自己文化特
色、具有自身展品亮点的文化
周边产品。比如故宫博物院的

《故宫日历》、湖南省博物馆马
王堆养生枕系列产品、陕西历
史博物馆“唐妞”公仔等都深受
消费者青睐。越来越多博物馆
为古老的文物加入新的创意构
思，增加文化附加值，开发文创
产品并销售火爆，足以说明博
物馆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生活
的一部分。另外，博物馆积极
寻求与公众互动交流之道，在
活动策划、布展创新、新技术应
用等多个方面，无不体现亲民
色彩。

说到底，文物要走出“深闺”
活在当下，努力吸引大众尤其是
年轻群体打开尘封的历史，解读
经典的文化。这既需要社会各
界寻找生动的“新”方法，同时也
离不开博物馆不断地自我创
新。只有内外合力，让每座博物
馆的文物都“活”起来，“讲述”动
人的故事，彰显中华民族厚重的
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它们才能
真正成为“国家宝藏”。

1968年，被誉为汉代文化宝藏的河北满城汉墓，发现了长信宫灯和金缕玉衣等一批珍贵
文物。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长信宫灯，构思设计巧妙、制造工艺精湛，被誉为中华第一灯。长
信宫灯的本质与意义，不仅是汉代青铜工艺美术的经典之作，更是汉帝国发达文化的象征，闪
耀着汉代文明的灿烂光芒。

长信宫灯在汉帝国的王宫里浸润辗转多年，熏染渗透了汉宫的时光气韵，积聚隐藏着历史
的曲折风云。

长信宫与窦皇后

在汉都长安城的长信宫里，
居住着汉文帝的皇后——窦皇
后。窦皇后原本为清河郡（今河
北清河一带）平民之女，后入宫作
宫女，侍奉过著名的吕后。后来
吕后又将她转赐与代王刘恒，深
得刘恒的宠幸，成为代王的妃子，
自此这位窦氏女踏上了荣华之
路。刘恒即位成为汉文帝之后，
窦氏王妃荣升为大汉窦皇后，其
所生皇子刘启，后来继位成为汉
景帝。

窦皇后虽然出身贫寒，但天
生丽质，聪慧明达，进宫后一步一
步从底层上升至女人生涯的顶
峰。在长期的宫女生涯里，年幼
的窦氏女夜里举灯奉主，曾度过
多少个不眠长夜？铜灯的宫女形
象，莫非正是窦氏少年时作宫女
的写真？宫女执灯像的设计者何
人？为什么塑造如此造型的铜
灯？想来大概是熟悉宫中或府邸
女侍日常生活的工匠，他或许是
与窦氏一样的平民之子，自幼进
宫或入府，或许还有十分心仪的
女伴，日思夜想但未能如愿，因此
只好寄托思念在塑像上了。

汉景帝即位之后，窦皇后变
成了窦太后。长信宫里，钟鸣鼎
食，锦衣绣帷。白天，光线在殿堂
里柔和地飘浮；夜里，烛光影曳暖
香溢散。在漫长而舒缓的日子
里，窦太后的心底难免透出一丝
隐隐的寂寥。有一阵儿呆坐在那
里，或许思绪已飞至遥远的故乡，
想到了儿时的河塘，父亲在那里
捕鱼，她和弟弟在桑林里采桑。
或许正是这个时候，窦氏家族的
年轻一代少女窦绾走进了窦太后
的生活。

窦太后在侄孙女身上似乎看
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她大概
希望孙女一代能够复制自己的生
活。在十几个皇孙中，窦太后似
乎更看好刘胜，尤其是在首任太
子被废之后。最终窦绾嫁给了皇

子中山王刘胜，但中山王却没有
当年皇祖父代王的幸运。在刘胜
之母贾夫人与刘彻之母王美人之
间，汉景帝选择了年轻貌美的王
美人，立她为皇后，于是刘彻就顺
理成章地成为太子。中山王刘胜
的太子梦没有实现，王后窦绾的
皇后梦也随之破灭。窦太后大概
在心底叹息，侄孙女窦绾没能复
制出自己的辉煌人生路。

但这不过是宫廷里代代演绎
的平常故事。窦太后早就习以为
常，处变不惊。当年，窦太后曾亲

眼所见后宫里的风云变幻，吕后因
色衰而爱弛，继而被疏远失宠，然
而高祖死后吕后专权，唯独失宠疏
远者得无恙。窦太后或许以此故
事劝慰过窦绾，随之将宫女铜灯赐
给了她。亦有可能，在窦绾与刘胜
的婚事时，铜灯作为新婚的贺礼。
不管怎样，这一时期的窦太后已是
风烛残年，又失明多年，虽看不见
光亮的世界，但心中一直存有一盏
不灭的明灯。无疑，窦太后希望这
盏精美的铜灯，不仅能照明窦绾的
生活，更会透亮她的身心。

窦绾日常生活的核心主
题，大概就是陪侍丈夫酒色
玩乐。刘胜曾自称，“王者，
当日听音乐，御声色”；史书
记载也称其“乐酒好内”。刘
胜的乐酒与好内，在其墓内
均有确凿的实证，即随葬有
大量的酒器和娱器。然而乐
酒好内的这位中山王，并非
单纯的酒色之徒。在汉武帝
招待诸侯王的宴会上，刘胜
竟然闻乐而泣，并由泣而诉，临机
演绎出一篇感人肺腑的讲演文
章，向汉武帝诉说诸王的忠心和
所受朝廷谗言的陷害，因此深得
皇帝的宽慰与厚待。

刘胜还善于文辞，曾专为鲁
王写过一篇赋文《文木赋》，名写
天生丽木物尽其用，实则慨叹自
己的人生抱负难于实现。此文应
是刘胜真实内心的一种委婉写
照，大概是对太子梦化为虚幻的
一种隐忍怨愤。但一切只能深藏
于心底，现实留给刘胜的政治空
间日趋狭隘，朝廷的削藩之策愈
来愈严酷，中山王只能在酒色的

道路上继续走远。所以，表面似
乎是酒色之徒的刘胜，很可能既
是在借酒解郁消愁，又是在韬光
养晦以求平安自保。身心俱陷笼
罩之内的中山王，只好沉浸于酒
色自娱自乐了。

中山王刘胜乐酒好内，那么
王后窦绾的生活又当如何？她理
解丈夫的郁闷与无奈吗？窦绾墓
内的出土文物似乎很好地回答了
这一问题，其中的代表性实证就
是行酒令用的铜骰子和“宫中行
乐钱”。铜骰子表面错金银，有十
八个面，其中十六面分别为一至
十六的数码，另外的两面分别刻

有“骄”“酒来”。宫中行乐
钱，形似铜钱，但铭文不是
面值数额，而是行酒词令，
如“起行酒”“饮其加”“饮酒
歌”“乐无忧”等。这些用于
饮酒助兴的玩乐用具，当是
窦绾陪侍刘胜饮酒作乐的
重要佐证。夫唱妇随，饮酒
同乐，窦绾对丈夫的善解与
体贴，大概全部融化在美酒
之中了。他们在一起欢歌

畅饮，曾度过多少个乐酒之夜？
在宫灯烛光的摇曳之下，钟鸣鼎
列，飞觥走斝；兼有靡靡之音，柔
曼 袅 娜 ；更 有 软 语 缠 绵 ，暖 香
醉人。

在美酒浸淫之中的中山王与
王后，面色绯红，对酒当歌，其乐
融融。而一旁静默跪坐的执灯宫
女，依旧保持着端庄沉静的面容，
似乎对弥漫的暖香无动于衷。酒
后的刘胜被姬妾们簇拥着离开
了，身后留下了孤独的窦绾，她将
如何面对寂寞之夜？宫灯影下，
温柔帐里，她与执灯宫女相对而
视，会想起她的姑祖母吗？

长信宫灯作为宫廷生活用
具，其造型洋溢着恬静和悦的情
趣光芒。执灯宫女姿态优雅，既
有恪守宫廷森严的端庄与恭谨，
又不失青春少女的静淑与俏丽，
专注的秀目若有所思，似乎依旧
沉浸在两千多年时光长河的涟漪
之中。

长信宫灯构思设计奇巧，制
造工艺精湛，是汉代青铜工艺美术
的巅峰之作，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
灯。汉代以前的青铜器多神秘厚
重，主要为祭祀礼器。汉代以来，
青铜器开始逐渐渗入日常生活。
而长信宫灯作为宫廷日常用具，造
型颇具匠心，整体结构体现了人灯
合一之设计思想，外形犹如执灯曼
舞状，宫女依托灯具而优雅，灯具
因宫女而妙用。宫女跪坐服侍之
姿态，优雅动人，生活气息浓厚，是

汉代女人日常服饰和瞬间仪态的
逼真写实，因此成为展示汉文化精
髓的经典文物。

长信宫灯制造工艺巧妙，青
铜鎏金，分别铸造，合成一体。灯
罩可开合，灯盘能移动，便于随意
调节照射方向和亮度。而宫女右
臂与灯罩烟道合为一体可防油烟
外泄的巧妙结构，常常被誉为所
谓最早的“环保”意识云云。但照
实讲来，这不过是个善意的宣传
噱头而已，事实上反而低估了铜
灯设计者朴素天然的思想理念。
考古发现证实，类似之结构，在汉
代工艺制造中并非罕见。汉代的
农业、水利及手工业之发展，人们
日常生活之水平，与十九世纪未
经工业化侵扰的乡村地区相较，
并没有天壤之别。而且由于地广
人稀，资源配比更加丰厚，若无重

大天灾，生活相当充裕。与现代
生活鲜明区别的是，汉代人们的
生存状态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
生活细节即是自然生态的一个环
节，生活本身俱在今天所谓的“环
保”之中。这种无意识或下意识
的“环保”，正如大海之中一瓢水，
森林之中一片叶，浑然天成一体。

所以，长信宫灯的最奇妙精
美之处，在于将汉代宫女日常姿
态的一个倩影，如同摄影一般定
格并镶嵌于一件宫廷灯具之上，
人灯合一浑然天成，既是生活用
具，又是艺术塑像，因而是汉代生
活的直观写真，不仅浓缩包涵了
汉代文化的珍贵信息，而且透射
闪烁着汉文明的光芒。正是从这
一意义上讲，长信宫灯无愧于中
华第一灯的美誉。

（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窦绾将姑祖母所赐的铜灯带回到了中山国，执灯宫女由此开始照耀这位中山王后的生活，
最终直至进入到陵山墓穴之中时，依旧陪伴在她的棺床边执灯守护。

中山王后窦绾

在湿寒黑暗的墓穴里，长信宫灯陪侍王后窦绾度过了两千多年，现如今静列于博物馆之
中，默默闪烁着汉帝国的文明之光。王后不知何处去，人间早已斗转星移天翻地覆。

汉代文明的光芒

长信宫灯长信宫灯

满城汉墓满城汉墓

《《国家宝藏国家宝藏》》中的中的““窦太后窦太后””和长信宫灯和长信宫灯

1968 年 5 月，河北满城县西南
1.5公里的陵山上，当地驻军战士在
军事工程施工过程中，意外发现了
一座巨大的洞室大墓。后经考古人
员发掘，证明是西汉中山王刘胜的
陵墓。根据汉代流行夫妇同坟异藏
的葬俗，考古人员不久又在刘胜墓
的北侧不远，发现了王后窦绾的陵
墓。陵山发现的这两座大墓，统称
为满城汉墓。

满城汉墓两座大墓的结构大致
相似，墓主人都身着金缕玉衣。两
座墓内的数千件随葬器物，造型优
美，纹饰华丽，工艺精湛，堪称汉代
艺术精品宝藏。其中，窦绾墓内出
土了一件颇为引人瞩目的精美文
物，即鎏金铜灯，因其铭文中有“长
信”字样，故名之为长信宫灯。如果
说金缕玉衣集中反映了皇室贵族死
后的奢侈与迷信，那么鎏金铜灯则
生 动 彰 显 了 他 们 生 时 的 精 致 与
考究。

王后窦绾的墓室按使用功能
分室布置，包括车马库、储藏库、厅
堂和内室等，以象征生前的日常生
活。铜灯发现于内室的近门道处，
正对窦绾的棺床。这一方位既是
铜灯照亮的必要地点，同时又似乎
是一个近身侍女为方便服侍所应
占据的位置。铜灯附近的随葬品
排列似乎也说明了这一问题：铜灯
的南面，即与棺床之间，陈列有铜
盆、铜勺；西侧有铜足漆案。这些
侍奉窦绾起居生活所用的用具，环
绕着似乎依旧安睡在床的王后窦
绾，铜灯的位置与作用犹如值班的
宫女一般。

事实上，铜灯的外形恰恰正是
一位宫女，正举灯照亮作服侍之姿，
即宫女执灯塑像。名为长信宫灯，
实际上应称为宫女铜灯，或宫女执
灯，似更妥切。宫女双手执灯，身姿
曼妙优雅，双膝跪地，跣足撑体；面
容端庄沉静，头微前倾，目光专注；
梳髻覆头巾，身着广袖内衣，外罩长
袍，交领右衽。神态逼真鲜活，酷似
写真，犹在眼前。

铜灯设计精巧，形象优美。宫
女外形与灯具功用之间的巧妙配
合，可谓是人灯合一，天衣无缝。
宫女身体中空，左手持灯盘，右手
高举袖口罩住灯顶，似挥袖起舞，
又似护灯挡风。右臂与灯罩烟道
合为一体，可以防止油烟外泄。灯
罩为两片弧形屏板，嵌于灯盘的凹
槽中，可以左右开合移动，灯盘亦
可转动，因而可以随心调节照射方
向及亮度。

铜灯结构复杂，通高 48 厘米，
包括宫女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
盘、灯罩等 6 部分，制作方法为分别
铸造，组合而成，可随时拆卸，便于
清洗。

如此精巧的铜灯，大概是窦绾
生前的心爱之物，因此被随葬带入
墓室。窦绾无疑是铜灯的最后一位
主人，但却非唯一的所有者。铜灯
上刻有铭文 9 处共 65 字，并非一次
刻成。其中有“阳信家”“长信尚浴”
等，显示着铜灯主人的前后变化。
铜灯的流转历经了哪些复杂的历
程？如何最后辗转至窦绾手中？学
界对此虽多有考证，但异议较多，至
今未有统一的意见。

阳信家，考证结果主要有二：或
为阳信侯，或为阳信长公主。长信，
即长信宫，皇太后居住的寝宫，多认
为是汉文帝之窦皇后，即汉景帝的
母亲窦太后所居。宫灯如何辗转到
窦绾之手，学界也有分歧：或是窦太
后将铜灯赐给阳信家，后来阳信家
又转赠窦绾；或是阳信家献给窦太
后，窦太后又转赐给窦绾。不管哪
一种，铜灯与窦氏家族两位女人的
关系十分密切。据考证，窦太后很
有可能是窦绾的姑祖母。因此最有
可能的是，窦太后将铜灯亲赐予侄
孙女窦绾，甚至或许是在皇孙刘胜
与窦绾成婚之时所赐的礼物。简而
言之，长信宫灯的流转至少历经三
手，而窦太后和窦绾则是其中两位
所有者。

关注入选《国家宝藏》第二季的河北国宝

长信宫灯

中华铜灯闪耀汉代文明之光

□段宏振

满城汉墓两座大墓内有数

千件随葬器物。其中，窦绾墓

内出土了一件颇为引人瞩目的

精美文物，即鎏金铜灯，因其铭

文中有“长信”字样，故名之为

长信宫灯。

王陵内珍藏的鎏金铜灯


